
2019 年 11 月 19 日 ，傅山

的书法名迹《丹崖墨翰》卷在嘉

德拍卖公司拍出。令人惊艳的，

除了 1380 万元的成交价，当然

还是作品本身。 拍卖的预展和

推广活动， 让更多人有机会近

距离领略傅山这一重要作品的

风采。

《丹崖墨翰》由傅山写给友

人魏一鳌的 18 封书信组成，并

由魏一鳌整理装裱成长卷。 在

上世纪 90 年代，白谦慎先生对

它进行深入研究， 揭示出此组

作品在傅山生活和创作中的重

要性， 它也成为世所公认的傅

山书法代表作。

魏一鳌 （？ —1693），字莲

陆 ， 直隶新安人 。 顺治二年

（1645）九月 ，他出任山西平定

州知州， 一年后降任山西布政

使司经历， 直到顺治十年丁父

忧去职。顺治十三年十月，他又

出任忻州知州， 转年正月引病

辞职。魏一鳌任平定州知州时，

慕名结识了傅山， 此后二人交

往亲密，十几年间书问不绝，现

存傅山致魏一鳌手札共有 34

通 ，除了 《丹崖墨翰 》18 通外 ，

上海图书馆还藏有 15 通（辑入

《庞虚斋藏清代名贤手札》），对

它们我曾略为编年，指出《丹崖

墨翰》作于二人交往前期，大致

在顺治三年至八年之间， 上图

藏札作于后期， 止于顺治十四

年正月。 此外天津市艺术博物

馆还藏有 1 通 （即 《霜红龛集 》

卷二十三《寄义兄》之二），作于

前述两宗手札之间。 这次嘉德

拍卖预展期间， 我又仔细通读

了 《丹崖墨翰 》， 对书札反映

出的 “傅山的世界” 有了更真

切的理解。

“栖栖三年 ，以口腹

累人。 一臆闵安邑，

辄汗浃背。 ”

《丹崖墨翰 》的文字 ，已录

入 《傅山全书 》第二册 （山西人

民出版社，2016），对照原迹，可

发现录文存在一些讹误， 有的

错误影响到对文义的理解。 试

举两例。

第一札， 是傅山与魏一鳌

相识后的首次通信 。 《傅山全

书》录文说：“栖栖三年，以口腹

累人。一臆闵安道，辄汗浃背。 ”

我原来对“一臆闵安道”不得其

解，看了手迹才明白，《全书》将

“闵安邑”误认成 “闵安道 ”了 。

按《后汉书》卷五十三：

太原闵仲叔者，世称节士……

客居安邑。 老病家贫，不能得肉，

日买猪肝一片， 屠者或不肯与。

安邑令闻，敕吏常给焉。 仲叔怪

而问之，知乃叹曰：“闵仲叔岂以

口腹累安邑邪？ ”遂去。

仲叔是闵贡的字。 傅山与

闵贡同是太原人，同客居他乡，

魏一鳌作为客居地的知州 ，来

看望他并赠送肉食， 与安邑令

礼遇 “节士 ”闵贡相似 ，所以傅

山用 “闵安邑 ”典故客套一番 ，

文章做得恰到好处 。 信中说 ，

“道人虽戴黄冠，实自少严秉僧

律，一切供养，不敢妄贪。 肉边

之菜 ，权因热灶 ，岂复无知 ，忍

以土木 ，冒饕檀惠 ，润溢生死 ，

增长无明”（《全书》 标点有误，

今以己意调整），声明自己严守

戒律，并不食肉。魏一鳌还向傅

山母亲赠送银两， 傅山又说其

母用度甚少，并不需要银子，如

果真要帮助， 可以像施舍僧尼

一样给点盐米。 虽然傅山并未

退回肉和银两， 也不排斥接受

盐米，但这封信的主旨，仍是辞

谢魏一鳌馈赠贵重礼物， 而非

像尹协理先生《新编傅山年谱》

说的那样，“青主也毫不客气地

向魏求助 ”（山西人民出版社 ，

2016）。 试想，傅山侨居平定州，

又以高士自许， 怎会在州长官

折节下交 、首次来访时 ，就 “毫

不客气地”开口求助呢？

又如第十五札 ，《全书 》录

文：“台下至此为令， 弟辈无所

为护庇，此非弟之耻也。 ”“至此

为令 ” 四字费解 。 细审原迹 ，

“为”字实乃 “而 ”字之误 ，全句

应为“台下至此，而令弟辈无所

为护庇，此非弟之耻也”。 当时

魏一鳌正帮助傅山处理棘手的

朱四命案，此言带有激将色彩，

透露出傅山咄咄逼人的态度。

正如上例 ，《丹崖墨翰 》真

实反映了傅山和魏一鳌交往的

过程， 是了解入清初期傅山为

人处世的一手文献， 也有助于

从整体上了解明遗民和清官员

的社会生活。 这些书札多有傅

山请托魏一鳌办理各种公私事

务的内容和线索， 下文即拟对

其中与清官府有关的请托内容

略作梳理， 为相关研究提供一

份材料。

“万一有言 ， 凡道 、

府 、县衙门 ，统渎门

下鼎容力持之。 ”

《丹崖墨翰》的 18 封信，有

9 封与朱四命案有关。 这本是

一起意外事件， 但各方势力的

参与，让事态变得十分复杂，最

后在傅山的坚持下， 魏一鳌动

用权力处置案件， 惩处了对立

方的乡约和死者家属， 保护了

傅山的亲友。

朱四案件发生在顺治七年

（1650）下半年。 当时傅山侨居

在阳曲县友人杨尔桢的庄园 ，

他的弟弟傅止、内侄张孺子（名

张仲）等亲友一起到杨家集会，

不料张孺子的女婿朱四在邻居

家贪玩秋千，意外猝死。这使傅

山的亲友们顿时面临一场人命

官司，陷入惊恐。恰好一直在太

原做闲散官的魏一鳌， 此时正

署理太原府同知， 负责刑案审

理， 于是亲友们托傅山转求魏

一鳌提供帮助 （对案件发生时

间和魏一鳌任同知的考证 ，见

《傅山致魏一鳌信札编年》，《文

汇学人》，2017 年 9 月 22 日）。

《丹崖墨翰》第十札是有关

朱四案件的第一封信，傅山说：

无端怪事奉闻：昨州友过村

侨小集， 孺子之婿朱四适来贪

嬉。邻舍有秋千，朱四见而戏之，

下即死于架下。山所侨实为尔桢

杨长兄之庄。 庄乡约与桢兄不

善，恐从兹生葛藤。 若事到台下

总捕衙门， 求即为多人主张，一

批之。 事虽无他，而乡约既欲修

郤 （“郤 ”， 《傅山全书 》 误作

“却”）， 朱四之兄则无赖凶顽人

也。万一有言，凡道、府、县衙门，

统渎门下鼎容力持之。且县衙无

人可依，不知门下曾与交否？ 即

交，厚否？ 须仗台力一为细心周

旋，省一时穷友乱忙也。

从信中可知， 朱四之死是

个意外事件； 乡约和杨尔桢交

恶，朱四之兄无赖凶顽，均可能

借机生事。傅山希望，如果事件

可控，由魏一鳌的衙门处理，即

由他为众人做主，结案了事；如

果发生诉讼，希望魏一鳌去道、

府、县等衙门请托关说，帮助他

的朋友们打赢官司。

第二天，乡约果然报案，傅

山写信说：

所云乡约地方果尔得意 ，

报官司矣。万恳速为镇结。此村

乡约素称毒虿， 若非仗台下了

此， 一伙穷项乞儿友弟拖累无

日矣……心绪如焚，翘首望命。

（第九札）

他要求魏一鳌尽快结案 ，

但当时魏一鳌别有公事， 这让

傅山十分着急，接连又写两信：

前事两次启矣。闻台即有接

按君之行， 恐亦出门延蔓无日

矣。令弟辈焦劳，将安所图？即求

诒阳曲令君一字， 真切真切，求

速埋葬耳。且其岳丈孺子及其兄

皆到作主张矣。 县差一出，便有

多少刁难。穷途之人无许多物力

打发。 恳求命一役至村，押勘施

行。 若县役可以不出，方免目下

须索。 （第十二札）

即此三两夜累人极矣。 万

一台下有接按君之行， 此事诚

不知几时才有结局。 若孺子说

行，须得借鼎一到上司讲请之，

仍烦威旌一临村中，先相之，付

乡约地方看守便也。 不然天热

一坏，口尚有既耶？ 再请尊命。

（第十三札）

此时傅山等人担忧的 ，还

是阳曲县差人来村勘验， 不免

敲诈勒索，无力打发，因此只求

从速验尸埋葬。 他们提出的方

案，先是由魏一鳌派员查验，后

是请他亲自来村查验， 目的都

是绕过阳曲县， 由魏一鳌直接

处理。想办成这些事，还需要他

到上司和阳曲县处关说通融。

按明律和清律均规定 ，府

州县官遇有催办事务， 必须依

律发遣信牌，分级办理，不得到

下属处直接处理， 否则杖责一

百 ， 但又规定若干免除事项 ，

“检尸”恰在其内。 因此作为府

同知的魏一鳌，可以越过知县，

亲自或直接派人去村里验尸。

随后， 应是魏一鳌派差持

票来村查验， 朱四尸体顺利装

殓。正在大家要松一口气时，事

情突然反转， 发生了傅山等人

极力想避免的刑事诉讼， 进入

复杂的第二阶段。

“台下至此 ，而令弟

辈无所为护庇 ，此

非弟之耻也 。 台下

以为何如？ ”

傅山在第十五札中说：

昨事极承台爱。其兄顽劣，

（下转 8 版） 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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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书信中隐秘的古代社会刑案细节

《丹崖墨翰》等傅山书信，提供了难得的古代社会史研究资料，特别是那些刑案办理过程中的请托细

节，尤属罕见。这些来自当事人的讲述，对知人论世大有裨益。如对“明遗民”现象及遗民傅山就可以

多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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